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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雷琨、白佳丽、尹思源

  日前，“193 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消
息登上热搜，成为各方热议的话题。有人担忧此举
会诱导人们钻政策空子，更多人则盛赞这座城区
常住人口逾千万的超大城市，如此善待这个特殊
困难群体的态度和温度。
　　而这些既不知道家住哪里、也没有确切姓名
的“幸运者”，却并未表现出喜形于色的感受。他们
往往缺乏自食其力的生存本领，连正常的沟通和
表达都存在障碍，以至于记者想从中寻找一个采
访对象都格外困难。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天津市不忘关照
这些只有一串救助编号的“无名氏”，将他们从社
会“最边缘、最困难、最脆弱的特殊群体”——— 无
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变为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
系之中的新市民，摆脱生存困境。
  2020 年 11 月 1 日零时，是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标准时点。193 位天津新市民，将在普查公
报上，第一次留下属于自己的一笔。

  “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

过测量骨龄估算出来的”

　　 9 岁的祝酉晴在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小，
也是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姓名。
　　为了让这 193 名流浪乞讨人员能顺利落户，
天津市各级救助站为其中的“无名氏”取名：来自
滨海新区救助站的姓“党”、宁河区救助站的就姓
“宁”，而更多来自天津市救助站的滞留受助人员，
则和祝酉晴一道都成了“祝家人”。
　　天津市救助站未成年人保护科科长田志国告
诉记者，以祝酉晴这个名字为例，他们“每一个字
都花了心思”———“祝”姓与救助的“助”同音，又有
祝福之意；“酉”字代表她受助的年份，“晴”字则源
于首位接待她的工作人员的名字。由此，她和这座
接纳自己的城市、关心牵挂自己的人，产生了某种
温暖的联系。
　　“维护一个人的人格尊严，起码要有一个属于
他自己的名字。”多年专门负责管理救助站里未成
年儿童的田志国，更是深有感触。
　　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祝酉晴被派出所送
来那天，是2017年11月22日。当时，有市民报
案称在金街劝业场附近，发现一个流浪的小
女孩。
　　“她穿得脏兮兮的，不会说话，只是‘嗯嗯啊
啊’地叫，一见到生人就往后躲。”田志国眼前的祝
酉晴又瘦又小，身体虚弱，很快就被送去定点医院
接受营养补充治疗。经医生鉴定，她被诊断为智力
障碍。
　　“这孩子不光没有名字，连年龄都是通过测量
骨龄估算出来的，她身上没有任何寻亲找家的线
索。公安机关帮她进行了人脸识别比对，也在打拐
网站上进行过比对，没有查找到任何信息。”田志
国回忆说。
　　三年来，他们眼看着祝酉晴长高了、胖了，不
再像过往那样胆怯了。有时遇到熟悉的老师和护
理人员，她会主动往人怀里扎，还能含含糊糊地叫
出一声“妈妈”。拍照片时，她会皱起鼻子对镜头
笑，上扬的嘴角在脸上漾出一个大括号。
　　一切都在往前走，唯有寻亲之路毫无进展。他
们在各类媒体上推送祝酉晴的信息，让她和其他
受助的未成年人一起，接受由社工团队和志愿者
提供的特殊教育和心理课程，指望她能慢慢追忆
起一些有效信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可祝酉晴仍说不出完整的
词句，儿时的记忆更加模糊了。无家可归的她，成
了滞留在救助站里最年幼的受助者。
　　这些落户天津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人生经
历不同、各有各的不幸，但大多像祝酉晴一样身心
并不健全，有的人患有智力障碍、阿尔兹海默症、
精神疾病，有的人则身体残疾，无法给出自己姓甚
名谁、家住何方等有效信息。
　　不论是 DNA 比对、人脸识别比对，还是一次

次信息发布，都未能帮助他们找到家人。在救助站
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已经 28年寻亲未果了。
　　“由于没有身份，这些寻亲无果、长期滞留的
流浪乞讨人员，成为游离在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
保障体系之外的‘黑户’。”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
理处处长王英梅说。

虽非首创，但开了一个好头

　　近年来，在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
对这些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落户问题，早
已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据民政部社会
事务司司长王金华透露，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
共落实户口安置13899人。
　　天津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工作，并成立联席会议机制，对流乞人员
街面救助、疫情防护、医疗救治、站内生活，都给予
了高度关注和全方位的保障。
　　2020年3月，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
大提升专项行动的通知》，将“集中开展落户安置
行动”作为六项重要任务之一。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各地
“做好长期滞留人员落户安置工作，为符合条件人
员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切实维护每个公民依法登
记户口的合法权益。
　　“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天津一次性为
193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走在了各地前面，形成
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南开
大学教授关信平认为，对生活无着的极少数流浪
乞讨人员进行落户安置，体现了党和国家在民生
兜底保障方面“不落一人、不留死角”的决心。
　　他同时坦言，尽管目前的落户政策比较专业、
科学，但还是会带来一些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完善。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16年3月，山东省威海
市曾为35名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手续，此后江
苏泰州、湖南桃源、安徽广德等地亦有类似报道。
他们的政策依据，均源自2015年8月20日由民政
部、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
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
　　文件中明确规定，超过三个月仍无法查明身
份信息的滞留人员，公安机关应予以办理落户手

续，民政部门要及时将其纳入特困人员供养范围，
落实社会救助政策。
　　可见，为这些无家可归者落户并非天津首创，
但对于户籍福利高企的超大城市而言，却堪称是
一次突破，开了一个好头。
　　在全国范围开展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中，天津市民
政局会同 10个委办局，联手解决这部分特困群众
的落户和安置问题，并配套出台流浪乞讨人员落
户的制度政策，细化落户条件、严格落户程序、建
立长效机制。
　　长期生活在天津的关信平教授，曾实地走访
过当地几家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服务管理工
作有直观感受。他说：“天津流浪乞讨人员并不多
见，不能因为救助站暂时满足乞讨人员的基本生
活需要，就否定落户安置的意义。”
　　“救助站应该承担临时性救助功能。但有极少
数人进了站，由于无法确定身份和户籍出不去，变
成一个长期性问题，超出临时救助的范围，理应纳
入正常的社会保障体系。”关信平解释道。

为最边缘人群“兜底”，这钱该花

　　媒体反应如此热烈，似乎超出了人们的意料，
也引发各方讨论与思考。
　　“一个城市的成熟看它的开放包容，一个城市
的温度则体现在兜底保障体系的完善。”曾长期担
任天津市救助站站长的王英梅，深切体会到这
一点。
　　面对“一次给这么多乞讨人员落户，是否会对
这类人员造成误导、增加地方财政压力”等舆论关
切的问题，王英梅和同事们算了一笔账：天津市每
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约7000人次，多为临时遇困、
走失和被遗弃的，绝大多数人经救助后及时返回
家中，剩下大概有600人次左右，因为智力障碍、精
神疾病、残疾人等原因无法表述身份信息。
　　对于这600余人，天津市民政部门启动5+1寻
亲模式，借助民政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
救助寻亲网、新媒体客户端、微信公众号、传统报
刊等多元化立体寻亲，并报请公安部门进行
DNA比对、人脸识别比对。
  近三年来，天津市流浪乞讨人员寻亲找家率
在98%以上，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事实上，一方面，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决战阶

段，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另一方面，由
于科技手段的进步，公民电子信息采集不断完
善。合力之下，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人员在全国
范围内都在减少。
　　“这 193 名长期滞留人员，是天津 28 年来
积累下来的总数，按照我们目前的找家率，今后
每年滞留人员应该仅为个位数。”据王英梅介
绍，有一位 82 岁的老人，经过微信公众号的推
送，仅用一个半小时就找到了家人。从 2017 年
至今，已经有 219 人通过这种解难系数高的方
式找到了家人。
　　长期研究社会保障政策的关信平，也肯定
了天津市的做法：“为困难群众提供保障，政府
肯定要投入一定的财政资源，但这是该花的钱。
政府为极少数有特殊困难的人在当地落户，是
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兜底保障，不会给地方
财政和市民生活带来影响。”
　　田志国认为，出台兜底保障政策体现城市
温度，在新一轮人口普查即将开始之际，将这些
流离于城市、乡村人口统计口径之外的的边缘
人员，融入到天津城市发展中来，是需要决心和
勇气的。
　　“公民身份属于政治赋权。尽管他们可能基
于智力方面的问题，意识不到落户的意义，我们
作为正常人有义务和责任尊重他们的基本权
利。这既是城市的态度，也是城市的温度，更反
映出人民至上的理念和国家进步的现实。”一位
长期参与救助工作的工作人员总结道。
　　这次落户人员中年纪最大的李占山，今
年已经94岁了。3年前刚被送到救助站时，他
还可以说出来自己的年龄和姓名。在外流浪
多年，他已想不起自己的家在哪里。随后体检
发现异常的精神举动，初步诊断为阿尔兹海
默症。
　　目前，李占山老人正在天津定点医院治疗。
公安机关按照他的名字进行人口信息检索，却
未找到相符的信息，其他信息比对亦未成功，相
关线索也都一个一个被否定了。

  “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

‘工龄’都长”

　　滞留时间最长的边尔武，是天津市救助站
1992 年编号第 25 个被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

当时的工作人员以这个编号谐音，为他起了这
个名字。
　　这个目不识丁的聋哑人，28 年来没提供任
何关于家庭的有效信息。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和
他交流，甚至摸索出一套“土手语”——— 比如揪
揪耳垂以耳环指代女性；左右手各合成“O”形
扣在眼睛上，代指某个戴眼镜的人。
　　边尔武偶尔想起些什么，会在纸上画几个
圈圈，工作人员凑上去推理辨认半天，但终是徒
劳无功。2016 年，唯一一次有人看到网络推送
的信息，来到天津市救助站实地辨认，结果发现
边尔武并不是自己要找的亲人。
　　“那次我用手给他比划了一个房子，想告
诉他可能要回家了。他看起来很开心，还特意
穿得精精神神的，没想到最后等来的却是失
望。”天津市救助站安置教育科科长王鹏回
忆道。
　　如今，想起当时边尔武失落的眼神，王英
梅心里还是不好受，话说一半儿眼圈儿就红
了：“本来他高高兴兴的，自己还整整衣
领……”
　　时隔四年，王鹏又在向边尔武解释另一件
喜事——— 他用两个食指在空中画出一个巴掌大
的长方形，又掏出自己的身份证向对方比划，意
思是过不了多久，边尔武也会有这样一张代表
公民权益的“小卡片”。
　　边尔武很难理解这张“小卡片”意味着什
么，能给自己生活带来哪些改变。但王鹏至少可
以肯定，这次他的希望不会再落空了。眼看着王
鹏一通比划下来，边尔武开心地笑了。
　　“他来救助站的时间比我的‘工龄’都
长，以后等他老了，可以转到养老院去。”王
鹏说。
　　与边尔武一样，这193名滞留受助人员落户
后，都将拥有天津市民身份，而这只是这项工作
的一环。
　　更为重要的，接下来他们将被纳入相应的
保障体系，符合条件者可以享受天津市孤儿、特
困人员供养保障、医疗保险、“明天计划”医疗康
复、大病救助等；像边尔武这样的残疾人，还可
以享受残疾人的相关保障政策。
　　这次和祝酉晴一起落户的24位未成年
受助者，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一想
到他们以后能按照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上课，田志国感到特别欣慰。虽然
社工组织精心设计、讲授的课程对孩子们也
有极大帮助，但专业特教老师可以带来更系
统的教育。
　　“这些落户人员，我们会分批次逐步转入
公办社会福利机构、定点医院等安置场所，予
以集中供养、医疗救治，实施老人、孩子、残疾
人分类照料，使他们得到更为专业的照护。”王
英梅说。

  落户以后怎么办，政策细化仍

有空间

　　“落户以后怎么办，的确是值得地方政府
关注的问题。”关信平说，此次天津市的各项后
续措施设计得还是比较到位的，“把滞留受助
人员的生活、教育和医疗需求都考虑进去了。
但政策还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比如将来会不
会出现尚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政府有没
有后续的就业培训计划，帮助他们找到力所能
及的工作、回归社会？这都是我们接下来需要
思考的。”
　　除了做好与相应社会福利机构的后续对接
工作，对于防范个别人“钻空子”等社会关切问
题，天津市民政部门明确表示，将会严把多个关
口，确保政策没有空档——— 长期滞留受助人员
落户前，公安部门将进行严格的程序审查；落户
后寻亲工作不会停止，而是接续延伸；转入相应
保障机构后，照护人员会将新发现的身份信息
线索，反馈至救助管理站接续寻亲；落户后寻亲
成功的，民政部门会护送其返回家乡，同时注销
天津户籍。
　　天津市为流浪乞讨人员办理落户彰显了政
策的温情，更彰显了城市的胸怀与温度。
　　“当一个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在大街上，我们
是该担心他给这座城市抹黑，还是担心他的冷
暖饥饱？这次的新闻收获了 500多万点击量，充
分体现了社会的关注度，激励着我们的工作向
善向好，补齐社会治理短板，推动整个社会更加
进步。”天津市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处业务二科科
长王明强，是一位来自山东的新天津人，对城市
的温度有着自己的思考。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一早高峰，天津地铁
二号线从天津站接上拎着大包小包的乘客，
继续往曹庄方向驶去。车厢里，有年轻的白领
插着耳机闭目养神，有买菜回来的大爷在座
位上整理购物袋里几个快要掉出来的西红
柿，更多的人低头刷着手机，几乎没有谁特别
留意地铁广播里这条有关全国人口普查的公
益广告———
　　“人口普查家家参与，美好未来人人共
享。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需要您的支持与配
合。”
　　“这193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没
有姓名，连接受人口普查的资格都没有！”想到
有人来这世间一趟，却没能留下哪怕一点痕迹，
王明强这个山东大汉流露出民政人的细腻与
柔软。
　　    （应受访者要求，祝酉晴为化名）
              编辑刘荒

无家可归的“无名氏”变身享有社保的新市民
193名流浪乞讨人员落户天津的故事

  ▲受助少女在沙盘游戏室内接受工作人员（右）心理辅导。  本组照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天津市不忘关照这些只有一

串救助编号的“无名氏”，将他们从

社会“最边缘、最困难、最脆弱的特

殊群体”——— 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

者，变为纳入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之

中的新市民，摆脱生存困境

  “公民身份属于政治赋权。尽

管他们可能基于智力方面的问

题，意识不到落户的意义，我们作

为正常人有义务和责任尊重他们

的基本权利。这既是城市的态度，

也是城市的温度，更反映出人民

至上的理念和国家进步的现实”

  天津市
民政局事业处
工作人员朱娜
（左一）在天津
市公安局人口
管理总队为受
助人员办理落
户手续。

  工作人
员帮助受助老
人用餐。


